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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和水墨的“现实主义”内转与存在论建构
 “Realist” Inversion of Liu Qinghe’s Ink Painting and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于广华/Yu Guanghua

摘  要：刘庆和试图以敏锐的水墨触手，捕捉人生在世原初性的存在信息。“白话”“同尘”等系列作品，所揭示的

正是“沉沦”这种基本存在要素。刘庆和绘画中所谓的“社会议题”，所阐明的正是“操心”这种存在的源始性结构。正

是在当下存在的力量之下，刘庆和笔墨形式发生了某种变形，既是对水墨物质本体存在的揭示，也是对此在存在的揭示。

刘庆和基于水墨具象造型不断生发在场性与当代性，彰显以水墨书写当下现实存在的必要性。

关键词：刘庆和；水墨；当代水墨

一、水墨“现实主义”的内转
在刘庆和的绘画中，日常生活中“人”的问题重要

起来，他要描绘的是生活中的人，有着他切身感受的人。
“与其他新生代的画家不同的是，他好像不关心画画的技
巧，只关心画什么东西。”［1］刘庆和始终考虑水墨的“牢
靠性”，即水墨如何牢靠地表达他的所感所知，表征当下
现实与存在，刘庆和考虑的不是造型如何精确的问题，他
考虑的是他所遭遇的人和事，以及他的当下存在本身。

刘庆和的“气象”系列，《安全地带》《残垣》等作
品，显示出对环保、人当下生存处境、人的异化等现实社
会议题的关注。随后，刘庆和的《C夜游——浮》《C夜
游——尽》《夜游临界》《懒水》《汤池》《影乱》《有
鱼》《临池》等作品，人物的背景进一步虚化、抽象化，
远处夜色下空洞的河流，没有任何现实指向。年轻女性置
于水中，抑或水的更深处，这些女性两肩削瘦下垂，裸体
抑或穿着吊带，在水中嬉戏，抑或坐在岸边观望，这些女
性没有了任何表明她们身份的服饰，没有摆拍姿态，刘庆
和消解了人物的社会身份。刘庆和2007年推出的“隔岸”
展，集中阐释他关于岸与水的理解，彼岸、此岸、置身水
中等等，将他的水墨人物逐渐推向形而上的意味。刘庆和
所描绘都市男女的背景开始虚化与自然化，从都市景观的
现实场景描绘，逐渐转移到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现
实主义在这儿拐了一个弯，现实的形象不等于真实的形
象。”［2］刘庆和对于周遭生活的关切，对自我感知觉的确
证，导致他的“现实主义”出现一种向内的回转。

刘庆和以水墨的方式隔岸观夜色、观水、观女性，
抑或让他画中的女性亲自涉水，刘庆和的绘画愈加陷入某
种不确定性，我们看到他笔墨形式意味的放大，背景与人
体的墨色相互渲染，飘浮不定的线条大致勾勒形体，整个
画面在水墨的渲染中也逐渐晃动起来。水墨形式的这些变

化，与他对生活和周边的感知有关，与刘庆和关注的“主
题”与“现实”有关，“提取某些与今日感觉相契的语
素，使笔墨效果能够恰切地附着于所表现的物象，并且使
其透露出‘有意味的形式’”。［3］他的形式是极其贴合当
下感觉，附着于物象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刘庆和的“夜游”系列（图1），也没有追求某种艺
术崇高或现实主义意义，也没有人的生存困境、环保议题
的指涉，刘庆和在这里仅仅展示的他关于夜色、女人、水
的某种心境。夜色中的女性在水中嬉戏，这本为一个普通
的日常场景，但刘庆和却深深地沉浸在这个场景之中，小
时候的夜游经历，现实中海河的灯火阑珊、音乐、年轻女
性、酒醉等诸多意象交错起来，这些不稳定的回忆与现实
场景片段，在夜色中，在水的轻微的涟漪下更加模糊起
来。这种感知融合着既往的记忆，夹杂着现实生活的所看
所感。“多年来，在我的脑子里总有不少的景象重叠。当
心情和背景重叠后，形成的气氛反过来感染了自己。让自
己堕入到这种气氛之中不想自拔。”［4］他敏锐地捕捉到细
微的生活感触，然后沉浸其中，将细微的感知觉放大、发
酵，最后通过水墨的方式表现出来。

刘庆和始终关注他当下的感知觉，沉浸在碎片化的感
知与记忆里，然后放任、陶醉，强调随机性与偶发性，放
任意义的流失，随后情绪氛围达到某个程度之后，再收集
各种信息，以游离性的水墨晕染，将这些感知碎片暗示出
来，制造某些痕迹。刘庆和并不先行确定绘画主题，任由
个人碎片化的情思与水墨的游离性相互浸染，始终让我们
感觉到强烈的“在场”意味，“让主体性始终活跃在创作
与欣赏的各个环节，体现‘当下性’与‘在场’的种种共
有关系”［5］。他所描绘的人物，无论是失落、迷茫，还是
憧憬，这些并非抽象的情绪，而有着刘庆和自身的亲在性
的感知。刘庆和以水墨的方式，逐渐将水墨转化为一种日常

化的生活状态，使他的艺术技巧能够牢靠地符合他当下的存在感知，生
活感性等因素也逐渐晕染在水墨肌理上，人物的墨色与周边环境的墨色
更加气氛性地融合在一起，这些景观与人物更像是心理向外部的投射，
通过外部世界去展现心理世界。

没有任何现实与意义指涉的“夜游”系列，最终指向了存在与日常
本身。在黑夜中，我们陷入了某种无穷的“黑”，但刘庆和的《夜游》
并非完全指向某种对“黑夜”的恐惧与威胁感，而是更多揭示的是此在
的“畏”的存在论建构。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畏”
是“作为基本现身状态属于此在在世的机制”［6］225。“畏”的生存情态
是一种在世存在的基本方式。“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畏的
生存论建构，并没有任何现实的所害怕畏惧的对象，“畏之所畏者（das 
Wovor der Angst）就是在世本身”。［6］225“畏”被海德格尔视为本真此
在（领会与追问存在的状态）的基本现身情态。

刘庆和描绘关于夜色中水的记忆，并非渲染一种夜游的恐惧，而更
多的是记忆与现实感知觉的交错，这是一种畏惧又温暖的复杂心境，刘
庆和想把这种感知揭示出来，可能只有在夜色之中，在水纹波动下，抑
或只有亲自入水，方能真切地感知。夜的黑洞将世间诸多概念与知识、
文化与技术全部吸入不见，仅仅剩下的就是沉醉于夜的碎片感知，在此
时，刘庆和“茫然失其所在”的境遇中，“畏将此在从其消散于‘世
界’的沉沦中抽回来了”［6］228，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那种“畏”的基本
现身情态出现了。人生在世，也必然就是沉沦于世，太多的话语概念，
可能会让人忘记“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刘庆和的“夜游”系列，正
是在无任何现实意义的层面，将人暂时性地从“世界”以及诸多“公共
性”见解和概念中抽离出来。正是以无任何现实功用的画面，将人“抛
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6］228，由此真实地触及到了人在世存在
的诸多源始性的情绪性的东西，触及存在本身的真实感。

刘庆和的“夜游”和“隔岸”系列，不是某个具体事情或场景的记
录，这些物象景观更像是极其强烈的内心向外的投射，偏向某种“主观”
或“心理”，但是，这种“内转”更多的是以其敏锐的水墨触手捕捉人生
在世的这些原初性存在的信息。刘庆和始终立足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开
始将对现实的关注，对诸多社会议题的关注，上升到对人的存在本体的理
解，以水墨的方式探究存在的意义。当代水墨的“当代”应当是指向当
下，指向人的生存本体和生命经验。在水墨书写现实的过程中，当下现实
与存在的力量，逐渐消解既有概念的界限，消解既往二元对立话语模式。
刘庆和不断地领悟自我所操心的那些人和事，探究存在的源始性整体结构
问题，刘庆和的注意力发生某种转变，开始了某种“现实主义”的内转，
当然不是转向内心的无意识，而是转向对此在存在的原始境遇的揭示。

图1  刘庆和  C夜
游——浮  纸本水
墨  136×68cm  
2003年

二、《白话》《同尘》与“沉沦”
的存在论建构

在苏州装置艺术展之后，刘庆和经过
一场费尽心力的装置“营造”后，他开始释
怀，准备将以往取得的诸多技术性的东西，
逐渐卸掉，刘庆和想打破技术的熟悉感，隔
断麻木的艺术惯性与重复，“重新回到生涩
和惴惴不安的状态”［7］，刘庆和此前穷尽一
切艺术技巧捕捉他对生活的感知，如水墨、
丙烯、雕塑、装置等，经历笔墨画面的营造
与扩张之后，“随之而至的，是一种极度之
后的虚无和空洞，促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回
归心态”。［8］刘庆和逐渐意识到感受的涌现
是自然而然的，非技术所能为，他开始崇尚
生活感的自然流露，在水墨中形成时间化的
痕迹。刘庆和的回归心态，实际上是试图回
到人的存在问题本身，每个人都存在于世，
每个人都早已领会而且已经存在于世，这是
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他通过碎片来整理
生命的内在逻辑，看起来是松散的，甚至是
荒诞的，却时时昭示出一种恒常之理。”［9］

刘庆和的“回归”具有了某种存在论建构属
性，他试图以水墨的方式，表达他对存在的
思考。

任何存在问题的探究，均以此在为基
点，刘庆和的人生过半百，他也是更多的是
回头看，2013年，刘庆和在蜂巢当代艺术中
心举办了“向阳花”个展，开始回望自己的
一些过去。2014年北京画院举办了“白话”
个展，继续梳理自己的成长史和家族史。刘
庆和一向关注最为本己的存在，他不断地探
究他自己生活与存在的意义，以及造就他目
前生存状态的过往的生成性与过程性因素，
历史、政治、阶级斗争在他身上交织，塑造
和影响了他之所事。年近五十的刘庆和的状
态，考虑更多的不是艺术技法，而是他自己
的存在，最为切己的此在。他的作品并非将
意义指向历史与政治等概念话语意义，而仅
仅因为，他在探究最为切己的自我时，必然
涉及了某段与他存在相关的历史与政治，话
语概念已经融入个人存在的某个因素。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一再
阐明他所谓的“沉沦”，“不表示像此在的
‘黑夜一面’这样的东西”，“也不是关于
‘人性之堕落’的任何存在者状态上的命
题”，“沉沦揭露着此在本身的一种本质性
的存在论结构，这种本质性的结构殊不是规
定黑夜面的，而是组建着此在的一切白天的
日常生活”。［6］215刘庆和的《白话》，并
非批判“文革”带来的人的异化，揭露“文
革”中出现的人性的堕落，而是始终在关切
人的存在的本体性问题。刘庆和以水墨的方
式，试图触及“存在”的本真性问题，但是
愈加发现，“本真的生存并不是任何飘浮在
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在生存论上

图2  刘庆和  粉墨——幕后  220×750cm  纸本水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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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墨“现实主义”的内转
在刘庆和的绘画中，日常生活中“人”的问题重要

起来，他要描绘的是生活中的人，有着他切身感受的人。
“与其他新生代的画家不同的是，他好像不关心画画的技
巧，只关心画什么东西。”［1］刘庆和始终考虑水墨的“牢
靠性”，即水墨如何牢靠地表达他的所感所知，表征当下
现实与存在，刘庆和考虑的不是造型如何精确的问题，他
考虑的是他所遭遇的人和事，以及他的当下存在本身。

刘庆和的“气象”系列，《安全地带》《残垣》等作
品，显示出对环保、人当下生存处境、人的异化等现实社
会议题的关注。随后，刘庆和的《C夜游——浮》《C夜
游——尽》《夜游临界》《懒水》《汤池》《影乱》《有
鱼》《临池》等作品，人物的背景进一步虚化、抽象化，
远处夜色下空洞的河流，没有任何现实指向。年轻女性置
于水中，抑或水的更深处，这些女性两肩削瘦下垂，裸体
抑或穿着吊带，在水中嬉戏，抑或坐在岸边观望，这些女
性没有了任何表明她们身份的服饰，没有摆拍姿态，刘庆
和消解了人物的社会身份。刘庆和2007年推出的“隔岸”
展，集中阐释他关于岸与水的理解，彼岸、此岸、置身水
中等等，将他的水墨人物逐渐推向形而上的意味。刘庆和
所描绘都市男女的背景开始虚化与自然化，从都市景观的
现实场景描绘，逐渐转移到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现
实主义在这儿拐了一个弯，现实的形象不等于真实的形
象。”［2］刘庆和对于周遭生活的关切，对自我感知觉的确
证，导致他的“现实主义”出现一种向内的回转。

刘庆和以水墨的方式隔岸观夜色、观水、观女性，
抑或让他画中的女性亲自涉水，刘庆和的绘画愈加陷入某
种不确定性，我们看到他笔墨形式意味的放大，背景与人
体的墨色相互渲染，飘浮不定的线条大致勾勒形体，整个
画面在水墨的渲染中也逐渐晃动起来。水墨形式的这些变

化，与他对生活和周边的感知有关，与刘庆和关注的“主
题”与“现实”有关，“提取某些与今日感觉相契的语
素，使笔墨效果能够恰切地附着于所表现的物象，并且使
其透露出‘有意味的形式’”。［3］他的形式是极其贴合当
下感觉，附着于物象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刘庆和的“夜游”系列（图1），也没有追求某种艺
术崇高或现实主义意义，也没有人的生存困境、环保议题
的指涉，刘庆和在这里仅仅展示的他关于夜色、女人、水
的某种心境。夜色中的女性在水中嬉戏，这本为一个普通
的日常场景，但刘庆和却深深地沉浸在这个场景之中，小
时候的夜游经历，现实中海河的灯火阑珊、音乐、年轻女
性、酒醉等诸多意象交错起来，这些不稳定的回忆与现实
场景片段，在夜色中，在水的轻微的涟漪下更加模糊起
来。这种感知融合着既往的记忆，夹杂着现实生活的所看
所感。“多年来，在我的脑子里总有不少的景象重叠。当
心情和背景重叠后，形成的气氛反过来感染了自己。让自
己堕入到这种气氛之中不想自拔。”［4］他敏锐地捕捉到细
微的生活感触，然后沉浸其中，将细微的感知觉放大、发
酵，最后通过水墨的方式表现出来。

刘庆和始终关注他当下的感知觉，沉浸在碎片化的感
知与记忆里，然后放任、陶醉，强调随机性与偶发性，放
任意义的流失，随后情绪氛围达到某个程度之后，再收集
各种信息，以游离性的水墨晕染，将这些感知碎片暗示出
来，制造某些痕迹。刘庆和并不先行确定绘画主题，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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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欣赏的各个环节，体现‘当下性’与‘在场’的种种共
有关系”［5］。他所描绘的人物，无论是失落、迷茫，还是
憧憬，这些并非抽象的情绪，而有着刘庆和自身的亲在性
的感知。刘庆和以水墨的方式，逐渐将水墨转化为一种日常

化的生活状态，使他的艺术技巧能够牢靠地符合他当下的存在感知，生
活感性等因素也逐渐晕染在水墨肌理上，人物的墨色与周边环境的墨色
更加气氛性地融合在一起，这些景观与人物更像是心理向外部的投射，
通过外部世界去展现心理世界。

没有任何现实与意义指涉的“夜游”系列，最终指向了存在与日常
本身。在黑夜中，我们陷入了某种无穷的“黑”，但刘庆和的《夜游》
并非完全指向某种对“黑夜”的恐惧与威胁感，而是更多揭示的是此在
的“畏”的存在论建构。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畏”
是“作为基本现身状态属于此在在世的机制”［6］225。“畏”的生存情态
是一种在世存在的基本方式。“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畏的
生存论建构，并没有任何现实的所害怕畏惧的对象，“畏之所畏者（das 
Wovor der Angst）就是在世本身”。［6］225“畏”被海德格尔视为本真此
在（领会与追问存在的状态）的基本现身情态。

刘庆和描绘关于夜色中水的记忆，并非渲染一种夜游的恐惧，而更
多的是记忆与现实感知觉的交错，这是一种畏惧又温暖的复杂心境，刘
庆和想把这种感知揭示出来，可能只有在夜色之中，在水纹波动下，抑
或只有亲自入水，方能真切地感知。夜的黑洞将世间诸多概念与知识、
文化与技术全部吸入不见，仅仅剩下的就是沉醉于夜的碎片感知，在此
时，刘庆和“茫然失其所在”的境遇中，“畏将此在从其消散于‘世
界’的沉沦中抽回来了”［6］228，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那种“畏”的基本
现身情态出现了。人生在世，也必然就是沉沦于世，太多的话语概念，
可能会让人忘记“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刘庆和的“夜游”系列，正
是在无任何现实意义的层面，将人暂时性地从“世界”以及诸多“公共
性”见解和概念中抽离出来。正是以无任何现实功用的画面，将人“抛
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6］228，由此真实地触及到了人在世存在
的诸多源始性的情绪性的东西，触及存在本身的真实感。

刘庆和的“夜游”和“隔岸”系列，不是某个具体事情或场景的记
录，这些物象景观更像是极其强烈的内心向外的投射，偏向某种“主观”
或“心理”，但是，这种“内转”更多的是以其敏锐的水墨触手捕捉人生
在世的这些原初性存在的信息。刘庆和始终立足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开
始将对现实的关注，对诸多社会议题的关注，上升到对人的存在本体的理
解，以水墨的方式探究存在的意义。当代水墨的“当代”应当是指向当
下，指向人的生存本体和生命经验。在水墨书写现实的过程中，当下现实
与存在的力量，逐渐消解既有概念的界限，消解既往二元对立话语模式。
刘庆和不断地领悟自我所操心的那些人和事，探究存在的源始性整体结构
问题，刘庆和的注意力发生某种转变，开始了某种“现实主义”的内转，
当然不是转向内心的无意识，而是转向对此在存在的原始境遇的揭示。

图1  刘庆和  C夜
游——浮  纸本水
墨  136×68cm  
2003年

二、《白话》《同尘》与“沉沦”
的存在论建构

在苏州装置艺术展之后，刘庆和经过
一场费尽心力的装置“营造”后，他开始释
怀，准备将以往取得的诸多技术性的东西，
逐渐卸掉，刘庆和想打破技术的熟悉感，隔
断麻木的艺术惯性与重复，“重新回到生涩
和惴惴不安的状态”［7］，刘庆和此前穷尽一
切艺术技巧捕捉他对生活的感知，如水墨、
丙烯、雕塑、装置等，经历笔墨画面的营造
与扩张之后，“随之而至的，是一种极度之
后的虚无和空洞，促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回
归心态”。［8］刘庆和逐渐意识到感受的涌现
是自然而然的，非技术所能为，他开始崇尚
生活感的自然流露，在水墨中形成时间化的
痕迹。刘庆和的回归心态，实际上是试图回
到人的存在问题本身，每个人都存在于世，
每个人都早已领会而且已经存在于世，这是
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他通过碎片来整理
生命的内在逻辑，看起来是松散的，甚至是
荒诞的，却时时昭示出一种恒常之理。”［9］

刘庆和的“回归”具有了某种存在论建构属
性，他试图以水墨的方式，表达他对存在的
思考。

任何存在问题的探究，均以此在为基
点，刘庆和的人生过半百，他也是更多的是
回头看，2013年，刘庆和在蜂巢当代艺术中
心举办了“向阳花”个展，开始回望自己的
一些过去。2014年北京画院举办了“白话”
个展，继续梳理自己的成长史和家族史。刘
庆和一向关注最为本己的存在，他不断地探
究他自己生活与存在的意义，以及造就他目
前生存状态的过往的生成性与过程性因素，
历史、政治、阶级斗争在他身上交织，塑造
和影响了他之所事。年近五十的刘庆和的状
态，考虑更多的不是艺术技法，而是他自己
的存在，最为切己的此在。他的作品并非将
意义指向历史与政治等概念话语意义，而仅
仅因为，他在探究最为切己的自我时，必然
涉及了某段与他存在相关的历史与政治，话
语概念已经融入个人存在的某个因素。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一再
阐明他所谓的“沉沦”，“不表示像此在的
‘黑夜一面’这样的东西”，“也不是关于
‘人性之堕落’的任何存在者状态上的命
题”，“沉沦揭露着此在本身的一种本质性
的存在论结构，这种本质性的结构殊不是规
定黑夜面的，而是组建着此在的一切白天的
日常生活”。［6］215刘庆和的《白话》，并
非批判“文革”带来的人的异化，揭露“文
革”中出现的人性的堕落，而是始终在关切
人的存在的本体性问题。刘庆和以水墨的方
式，试图触及“存在”的本真性问题，但是
愈加发现，“本真的生存并不是任何飘浮在
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在生存论上

图2  刘庆和  粉墨——幕后  220×750cm  纸本水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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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掌握沉沦着的日常生活的某种变式”［6］217。存在的本
真性并不与日常性沉沦性相隔离，非本己性与本己性本身
就是原为一体。

人最为原初性的事实性的就是已经存在于世，必然“操
劳”他所关涉的事物，面临着与诸多他人之间的“操心”，
人事实性的生存于世，存在的形式就是“操心”，人必然
“沉沦”于他的生存之中，人的生存首先领悟的就是最为此
在和本己的生存，但诸多的“非本己性”，诸多的历史、政
治、先见、概念等，最终又融入人的“本己存在”之中。刘
庆和忽然发现，对于人生而言，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那种
“无意义”的方式，这都是人生，甚至刘庆和父亲这种“无
意义”的人生可能更接近生存的真实，有着某种生存的保
护，人早已领悟和理解存在，人都“会”存在。

刘庆和2018年的“同尘”展（图2），他想表明人生在
世，在“同尘”的路上，“生活越来越像一个旋转舞台，需
要精心设置布景、安排灯光道具，表演也越来越戏剧套路，
各种角色、扮相‘粉墨’登场，生活的假象让我们模糊了
焦点，辨不清来路”［10］。刘庆和的“同尘”取老子“和其
光，同其尘”之意，不是站在某个高度，去俯瞰和批判人生
的这种诸多异化状态，他自己本身也处于尘世中，细细地品
味人在尘世中的种种生存行为和遭遇，探究人生存于世的种
种面向，他反对加之生活与社会的种种概念和言说，而是真
实地面对他的内心，他的所遇所感。刘庆和的《同尘》试图
揭示，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完全地面对最为本己的自己，
因为人的在世存在，就是沉沦和事实性存在，存在的“被投
性”，存在于世所习得的先见、概念、话语，人生在世所需
要掌握的与事物、与人打交道的规则，由此他突然发现，这
就是人生，这就是存在，人也好像只有粉墨才能登台，也只
有粉墨才能存在于世。

刘庆和“同尘”展，继续拓展水墨的空间维度，将他
的水墨画人物和物象轮廓剪贴下来，悬置在墙上，仍然是二
维平面的水墨画，但是每个人物都在灯光之下，暗暗投下人
的剪影，当我们走进这个展厅，二十余个人物分布在四周，
围合为一个空间。《粉墨》不怎么像装置，仅仅是水墨画的
悬挂，别无他物，但粉墨又不同于以往的架上绘画展，因为
《粉墨》所有的人物被剪贴、悬置在墙壁之上，刘庆和采用
铁丝细线关联这些人物，诸多人物之间营造出一个整一性的
气氛，水墨的空间感得到了重塑，但不是既有的装置方式。
我们被围合在诸多“粉墨”人物之中，有抱头捂住双耳的年
轻女子，有躺坐着的中年大叔，有保安的无聊与呆滞，有着
女性侧面的脸部，也有几个蹲坐在墙角的年轻男女，上面出
现巨大的石块，几个年轻时尚的女性置于红色帘幕之下，显
得暧昧和妖娆，一条蠕动着的巨大青虫，这些形象被若干铁
丝相连在一起，好像铁丝在不停地建构着一些网，无论是掌
握权力者，还是地位卑微者，将所有的生存于世的人都网在
一起，任何人都无法逃离。

当我们直观这些粉墨登场的人物，看着社会中各个
阶层的人物众生相时，突然总是感觉，这些人物的目光也
在注视着我们，他们是不是在反问我们的生存，是不是也
如他们那样“粉墨”才能“登场”？顿时，我们发现，面
具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法则，面具及其背后的“沉
沦”性已经构成人的存在要素之一，即使此在在其日常性
中丧失了自己，在沉沦中远离本己性的自己而“生活”，
此在还是此在，还是关心它的能在的那个存在者。刘庆和
的水墨作品揭示出，“沉沦”就是以世内存在者的方式存

在的现成存在。

三、水墨的社会议题与“操心”的存在论建构
刘庆和早期描绘都市男女，展示现实都市的人性“冷”

与压抑的一面，随后画面人物的背景开始变化，出现了高
空、河流、山川、云烟等意象，某种程度上刘庆和也暗示了
都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文明及现代人精神层面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都市水墨的视角阐释刘庆和，我们看到刘庆和将
水墨介入现代生活的努力。但后来，刘庆和的画面再次出现
变化，他不太喜欢“都市水墨”的提法，他的水墨人物与背
景也更加抽象，脱离现实具体指向，他的“夜游”系列，
《响水》《风水》等作品，女性置于夜色，抑或若干女性
围坐岸边，抑或水中，我们开始难以用都市水墨题材和主题
来界定这些作品，刘庆和的水墨重点开始了转移，他开始关
注人的存在本体性的一些问题，客观世界或都市景观、人物
的写实性，不再是他关注的首位性因素。但与此同时，刘庆
和的2014年的“白话”展，2018年的“同尘”展，好像是对
“社会议题”的一个回归，但这次社会议题的回归，具有了
另外一些存在论建构的意义维度。

从《白话》《24节气》《新发地》《粉墨》等作品中，
我们很容易从刘庆和的绘画中看到一些“社会主题”，比如
现代都市人内心空虚、冷漠以及人性异化、社会矛盾、人
与自然矛盾，抑或“白话”中的“文革”给人性带来的精神
扭曲等政治历史问题。但对刘庆和而言，他总是通过切身所
感，领悟和阐发他遇到的那些社会议题，并将其上升到对人
存在的源始性的整体结构性的把握，海德格尔将“先行于自
身已经在（世）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
在”视为“烦”或“操心”，将与物打交道视为“操持”，
与人打交道视为“操劳”，因此，“操心”一词被海德格尔
阐释为构成存在的基本结构。［6］233因此，与其说刘庆和在
描绘社会问题，不如说刘庆和还是在描绘自己的人生所牵
涉、操心、操劳的一些人和事。

刘庆和的水墨之所以涉及一些“社会议题”，只是因
为他的存在，离不开与此在共同存在于世的那些人和事，
任何存在问题的揭示，必然以此在的存在为路径，也必须
在此在中，“存在”问题才得到揭示。刘庆和在撕开历史
与时间之皮，反复地询问内心，探究自我的存在时，必然
涉及其他存在者，以及个人最为当下存在的过往及历史，
最为本己的存在离不开他对世界与人的操劳与操心，他总
会遇上些什么事情，并影响他最为本己的自我，虽然他试
图以“畏”的方式逃离这存在的日常性与沉沦，但无可奈
何的是，他只能深处日常存在的沉沦之中反身探究这些问
题，他逃避不了存在的事实性和沉沦，也必然操心于世。

刘庆和一以贯之地反对绘画的某种主题性追求，反对
将他的作品贴上某种标签，他的“白话”系列，不是将自
己的“文革”经历当作艺术资本或某种标签，他只是探究
切己的感受，表现一种既想逃离又始终逃离不出生存本身
的那种状态，“反映这些现实时，看似我跳了出来，其实
沉浸在时代给我的烙印上”［11］。这些烙印和“文革”经
历塑造了刘庆和的当下存在，对于“文革”的记忆，他更
多的是一种平实的态度，而不是极力地彰显或去除这段历
史，正是这些过往对它当下存在产生影响，所以他才去画
这些，他没有陷入对于“文革”的激进批判。他从不思考
任何脱离他实际感受的社会主题问题，他总是在细细地领
悟他的当下生活，他思考究竟何为“当下”的问题，他发
现，他的当下就是他所处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网络，与他相关

涉的那些人和事。
刘庆和开始饶有兴趣地思考社会、历史、文化在他

存在中的位置和影响，他在思考世界中的先见、概念、规
则，即所有的这些人所操心和沉沦于世的因素，探究它们
究竟如何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身。如“同尘”展览中的《限
行》，一少年坐在一堵高墙之上，高耸的墙就这样矗立在
画面中央，画面尺幅也尽力拉高，以配合墙的耸立之感，
题目《限行》与面前的这堵墙关联在一起，这一次刘庆和
水墨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形式此时变得更加抽象，有着
某种虚构和强烈的象征意味。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某种社会
议题，比如人的生活所面临的诸多限制与规则，社会、法
律、文化、道德告诉我们的禁忌，但他不是站在某个文化
道德高度，将水墨与现代社会问题拼贴起来，以增加他水
墨的“现代”意味，也不是为了添加都市水墨主题标签，
“限行与规则”等社会议题，是刘庆和自我生存所切身遭
遇到的，他自己切身地感知到规则与限制对人生的影响，
小时候的经历，社会就已经告诉他哪些能做，哪些不能
做。“白话”中，刘庆和的父亲给他上了一课，让刘庆和
更加领悟到了人生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他才
以水墨的方式将这种人生的理解表达出来。

刘庆和仔细领悟在世存在中的那种不安稳感，以及对
于规则的抵抗抑或服从，人生在世，也总是面临着驱赶，
由此，刘庆和想到“新发地”的那些人（图3）。2018年，
刘庆和以长轴的形式，创作了12幅“新发地”菜市场民众
的画像，极为庄重的长轴尺幅，画的是一切底层的，犹如
“城乡接合部”的“非主流”“杀马特”的年轻男女，刘
庆和的创作与所谓的“工业化”“都市化”主题无关，新

图3  刘庆和  “新发地”系列（局部）  纸本水墨  2013年

发地的这个“主题”，“新发地”的这些人的生活，更接
近“人生”存在的真实，所以他要去画这些人。新发地的
那种“追赶”，让他想到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刘
庆和更多地通过描述他人，完成自己存在的确证。2020年
初北京新发地的新冠疫情暴发，一夜之间瞬间关闭，时至
今日，让我们对“新发地”主题添加了更多的思考。对于
规则与限行，刘庆和也并非完全有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感，
有时候，刘庆和也在思考，他现在的地位和所得，部分地
也是源于这些社会规则，刘庆和再次逆反性地看待规则与
限制问题，人在世存在所面临的诸多话语与规则，最终又
回到了存在本身时，存在与规则的两可，又陷入难言的阐
释之中。

“同尘”展中，深处某个夹缝中的《深深的》，高
耸的一堵墙《限行》，坐在墙头若有所思的《墙头》，临
着深渊的《灼日》，所有的这些，刘庆和也不是故意追求
崇高与深刻的哲理，也不是要揭发与批评什么社会问题，
“作品的思想表达并不深刻，就像常识性的哲理，却包
含着人生的感悟”［1］。刘庆和的作品意义很直白，总是
他自己的切身的所思所感，刘庆和的思考并不深刻，他不
是站在某个高度，看似脱离凡尘地打量这些在世存在的人
的生存现状，但是刘庆和的作品“像常识性的哲理”，这
种“哲理”毋宁说是刘庆和对于人“存在”问题的揭示。
每个人都存在于世，也都“会”存在，但人们往往沉沦于
世，忘记本己性的存在，很少去反心叩问何为“存在”。
刘庆和“不深刻”但又像“常识性的哲理”，是深处同尘
之中的刘庆和对基于自我的切身存在状况所揭示的感悟。

从“太阳花”到“同尘”，刘庆和心态发生了一些
变化，不再力图作证明之类的事情，此时，他回望过去，
以水墨展开对存在本身的理解，试图在某个时刻将自我抽
离，逃离自己必然无法逃离的存在，领悟生活或生存意义
本身，这些成为刘庆和关注的重点。他开始更加细微地体
悟他所遇到的那些人和事情，感知与他共同存在于世的那
些存在者、环境、自然，找到他自我的如其所是。

2016年，刘庆和继续以白话的方式展出《二十四节
气》，开始思考人的身心与自然的应和关系。刘庆和通过
古人的二十四节气，以天人合一的姿态领悟自然之理，
蕴含着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与智慧，他想通过
二十四节气的水墨创作，去捕捉他自我的当下存在与自然
环境的应和与交互性关系，刘庆和重新牵连起人的存在与
自然万物变化轮转的关系，已半百的刘庆和更多地透露出
对于自然的“畏”。当前的工具理性社会，对于自然的剥
夺与功利性取用，导致了过多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刘庆和
的《二十四节气》，提到了自然问题，但是又并非倡导环
保主题，而是他自身对于自然的本能的感知与应和。细微
体悟四季轮回之际，他感觉到当下任何意义性的追求，人
对于自然的控制与掌握，可能会引发很多灾难性后果，刘
庆和想要表达他对“知天命”的人生领悟。

人生在世，必然面临着诸多既有的准则、先见、概
念、限制，必然“操心”着与自己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只
不过在某个时刻，刘庆和以“虚无”的状态，以水墨的方
式，以“畏”的心境，回避既有的公共的见解和看法，在
他的艺术创作的“畏”的心绪中，他此刻一无依傍，茫然
若失。但刘庆和之所以能够领悟凡尘与存在的种种意义，
不是因为他超脱出来俯瞰这些在世存在的人，正是因为刘
庆和身处于存在之中。任何历史、政治、概念言说，总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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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掌握沉沦着的日常生活的某种变式”［6］217。存在的本
真性并不与日常性沉沦性相隔离，非本己性与本己性本身
就是原为一体。

人最为原初性的事实性的就是已经存在于世，必然“操
劳”他所关涉的事物，面临着与诸多他人之间的“操心”，
人事实性的生存于世，存在的形式就是“操心”，人必然
“沉沦”于他的生存之中，人的生存首先领悟的就是最为此
在和本己的生存，但诸多的“非本己性”，诸多的历史、政
治、先见、概念等，最终又融入人的“本己存在”之中。刘
庆和忽然发现，对于人生而言，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那种
“无意义”的方式，这都是人生，甚至刘庆和父亲这种“无
意义”的人生可能更接近生存的真实，有着某种生存的保
护，人早已领悟和理解存在，人都“会”存在。

刘庆和2018年的“同尘”展（图2），他想表明人生在
世，在“同尘”的路上，“生活越来越像一个旋转舞台，需
要精心设置布景、安排灯光道具，表演也越来越戏剧套路，
各种角色、扮相‘粉墨’登场，生活的假象让我们模糊了
焦点，辨不清来路”［10］。刘庆和的“同尘”取老子“和其
光，同其尘”之意，不是站在某个高度，去俯瞰和批判人生
的这种诸多异化状态，他自己本身也处于尘世中，细细地品
味人在尘世中的种种生存行为和遭遇，探究人生存于世的种
种面向，他反对加之生活与社会的种种概念和言说，而是真
实地面对他的内心，他的所遇所感。刘庆和的《同尘》试图
揭示，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完全地面对最为本己的自己，
因为人的在世存在，就是沉沦和事实性存在，存在的“被投
性”，存在于世所习得的先见、概念、话语，人生在世所需
要掌握的与事物、与人打交道的规则，由此他突然发现，这
就是人生，这就是存在，人也好像只有粉墨才能登台，也只
有粉墨才能存在于世。

刘庆和“同尘”展，继续拓展水墨的空间维度，将他
的水墨画人物和物象轮廓剪贴下来，悬置在墙上，仍然是二
维平面的水墨画，但是每个人物都在灯光之下，暗暗投下人
的剪影，当我们走进这个展厅，二十余个人物分布在四周，
围合为一个空间。《粉墨》不怎么像装置，仅仅是水墨画的
悬挂，别无他物，但粉墨又不同于以往的架上绘画展，因为
《粉墨》所有的人物被剪贴、悬置在墙壁之上，刘庆和采用
铁丝细线关联这些人物，诸多人物之间营造出一个整一性的
气氛，水墨的空间感得到了重塑，但不是既有的装置方式。
我们被围合在诸多“粉墨”人物之中，有抱头捂住双耳的年
轻女子，有躺坐着的中年大叔，有保安的无聊与呆滞，有着
女性侧面的脸部，也有几个蹲坐在墙角的年轻男女，上面出
现巨大的石块，几个年轻时尚的女性置于红色帘幕之下，显
得暧昧和妖娆，一条蠕动着的巨大青虫，这些形象被若干铁
丝相连在一起，好像铁丝在不停地建构着一些网，无论是掌
握权力者，还是地位卑微者，将所有的生存于世的人都网在
一起，任何人都无法逃离。

当我们直观这些粉墨登场的人物，看着社会中各个
阶层的人物众生相时，突然总是感觉，这些人物的目光也
在注视着我们，他们是不是在反问我们的生存，是不是也
如他们那样“粉墨”才能“登场”？顿时，我们发现，面
具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法则，面具及其背后的“沉
沦”性已经构成人的存在要素之一，即使此在在其日常性
中丧失了自己，在沉沦中远离本己性的自己而“生活”，
此在还是此在，还是关心它的能在的那个存在者。刘庆和
的水墨作品揭示出，“沉沦”就是以世内存在者的方式存

在的现成存在。

三、水墨的社会议题与“操心”的存在论建构
刘庆和早期描绘都市男女，展示现实都市的人性“冷”

与压抑的一面，随后画面人物的背景开始变化，出现了高
空、河流、山川、云烟等意象，某种程度上刘庆和也暗示了
都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文明及现代人精神层面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都市水墨的视角阐释刘庆和，我们看到刘庆和将
水墨介入现代生活的努力。但后来，刘庆和的画面再次出现
变化，他不太喜欢“都市水墨”的提法，他的水墨人物与背
景也更加抽象，脱离现实具体指向，他的“夜游”系列，
《响水》《风水》等作品，女性置于夜色，抑或若干女性
围坐岸边，抑或水中，我们开始难以用都市水墨题材和主题
来界定这些作品，刘庆和的水墨重点开始了转移，他开始关
注人的存在本体性的一些问题，客观世界或都市景观、人物
的写实性，不再是他关注的首位性因素。但与此同时，刘庆
和的2014年的“白话”展，2018年的“同尘”展，好像是对
“社会议题”的一个回归，但这次社会议题的回归，具有了
另外一些存在论建构的意义维度。

从《白话》《24节气》《新发地》《粉墨》等作品中，
我们很容易从刘庆和的绘画中看到一些“社会主题”，比如
现代都市人内心空虚、冷漠以及人性异化、社会矛盾、人
与自然矛盾，抑或“白话”中的“文革”给人性带来的精神
扭曲等政治历史问题。但对刘庆和而言，他总是通过切身所
感，领悟和阐发他遇到的那些社会议题，并将其上升到对人
存在的源始性的整体结构性的把握，海德格尔将“先行于自
身已经在（世）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
在”视为“烦”或“操心”，将与物打交道视为“操持”，
与人打交道视为“操劳”，因此，“操心”一词被海德格尔
阐释为构成存在的基本结构。［6］233因此，与其说刘庆和在
描绘社会问题，不如说刘庆和还是在描绘自己的人生所牵
涉、操心、操劳的一些人和事。

刘庆和的水墨之所以涉及一些“社会议题”，只是因
为他的存在，离不开与此在共同存在于世的那些人和事，
任何存在问题的揭示，必然以此在的存在为路径，也必须
在此在中，“存在”问题才得到揭示。刘庆和在撕开历史
与时间之皮，反复地询问内心，探究自我的存在时，必然
涉及其他存在者，以及个人最为当下存在的过往及历史，
最为本己的存在离不开他对世界与人的操劳与操心，他总
会遇上些什么事情，并影响他最为本己的自我，虽然他试
图以“畏”的方式逃离这存在的日常性与沉沦，但无可奈
何的是，他只能深处日常存在的沉沦之中反身探究这些问
题，他逃避不了存在的事实性和沉沦，也必然操心于世。

刘庆和一以贯之地反对绘画的某种主题性追求，反对
将他的作品贴上某种标签，他的“白话”系列，不是将自
己的“文革”经历当作艺术资本或某种标签，他只是探究
切己的感受，表现一种既想逃离又始终逃离不出生存本身
的那种状态，“反映这些现实时，看似我跳了出来，其实
沉浸在时代给我的烙印上”［11］。这些烙印和“文革”经
历塑造了刘庆和的当下存在，对于“文革”的记忆，他更
多的是一种平实的态度，而不是极力地彰显或去除这段历
史，正是这些过往对它当下存在产生影响，所以他才去画
这些，他没有陷入对于“文革”的激进批判。他从不思考
任何脱离他实际感受的社会主题问题，他总是在细细地领
悟他的当下生活，他思考究竟何为“当下”的问题，他发
现，他的当下就是他所处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网络，与他相关

涉的那些人和事。
刘庆和开始饶有兴趣地思考社会、历史、文化在他

存在中的位置和影响，他在思考世界中的先见、概念、规
则，即所有的这些人所操心和沉沦于世的因素，探究它们
究竟如何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身。如“同尘”展览中的《限
行》，一少年坐在一堵高墙之上，高耸的墙就这样矗立在
画面中央，画面尺幅也尽力拉高，以配合墙的耸立之感，
题目《限行》与面前的这堵墙关联在一起，这一次刘庆和
水墨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形式此时变得更加抽象，有着
某种虚构和强烈的象征意味。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某种社会
议题，比如人的生活所面临的诸多限制与规则，社会、法
律、文化、道德告诉我们的禁忌，但他不是站在某个文化
道德高度，将水墨与现代社会问题拼贴起来，以增加他水
墨的“现代”意味，也不是为了添加都市水墨主题标签，
“限行与规则”等社会议题，是刘庆和自我生存所切身遭
遇到的，他自己切身地感知到规则与限制对人生的影响，
小时候的经历，社会就已经告诉他哪些能做，哪些不能
做。“白话”中，刘庆和的父亲给他上了一课，让刘庆和
更加领悟到了人生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他才
以水墨的方式将这种人生的理解表达出来。

刘庆和仔细领悟在世存在中的那种不安稳感，以及对
于规则的抵抗抑或服从，人生在世，也总是面临着驱赶，
由此，刘庆和想到“新发地”的那些人（图3）。2018年，
刘庆和以长轴的形式，创作了12幅“新发地”菜市场民众
的画像，极为庄重的长轴尺幅，画的是一切底层的，犹如
“城乡接合部”的“非主流”“杀马特”的年轻男女，刘
庆和的创作与所谓的“工业化”“都市化”主题无关，新

图3  刘庆和  “新发地”系列（局部）  纸本水墨  2013年

发地的这个“主题”，“新发地”的这些人的生活，更接
近“人生”存在的真实，所以他要去画这些人。新发地的
那种“追赶”，让他想到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刘
庆和更多地通过描述他人，完成自己存在的确证。2020年
初北京新发地的新冠疫情暴发，一夜之间瞬间关闭，时至
今日，让我们对“新发地”主题添加了更多的思考。对于
规则与限行，刘庆和也并非完全有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感，
有时候，刘庆和也在思考，他现在的地位和所得，部分地
也是源于这些社会规则，刘庆和再次逆反性地看待规则与
限制问题，人在世存在所面临的诸多话语与规则，最终又
回到了存在本身时，存在与规则的两可，又陷入难言的阐
释之中。

“同尘”展中，深处某个夹缝中的《深深的》，高
耸的一堵墙《限行》，坐在墙头若有所思的《墙头》，临
着深渊的《灼日》，所有的这些，刘庆和也不是故意追求
崇高与深刻的哲理，也不是要揭发与批评什么社会问题，
“作品的思想表达并不深刻，就像常识性的哲理，却包
含着人生的感悟”［1］。刘庆和的作品意义很直白，总是
他自己的切身的所思所感，刘庆和的思考并不深刻，他不
是站在某个高度，看似脱离凡尘地打量这些在世存在的人
的生存现状，但是刘庆和的作品“像常识性的哲理”，这
种“哲理”毋宁说是刘庆和对于人“存在”问题的揭示。
每个人都存在于世，也都“会”存在，但人们往往沉沦于
世，忘记本己性的存在，很少去反心叩问何为“存在”。
刘庆和“不深刻”但又像“常识性的哲理”，是深处同尘
之中的刘庆和对基于自我的切身存在状况所揭示的感悟。

从“太阳花”到“同尘”，刘庆和心态发生了一些
变化，不再力图作证明之类的事情，此时，他回望过去，
以水墨展开对存在本身的理解，试图在某个时刻将自我抽
离，逃离自己必然无法逃离的存在，领悟生活或生存意义
本身，这些成为刘庆和关注的重点。他开始更加细微地体
悟他所遇到的那些人和事情，感知与他共同存在于世的那
些存在者、环境、自然，找到他自我的如其所是。

2016年，刘庆和继续以白话的方式展出《二十四节
气》，开始思考人的身心与自然的应和关系。刘庆和通过
古人的二十四节气，以天人合一的姿态领悟自然之理，
蕴含着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与智慧，他想通过
二十四节气的水墨创作，去捕捉他自我的当下存在与自然
环境的应和与交互性关系，刘庆和重新牵连起人的存在与
自然万物变化轮转的关系，已半百的刘庆和更多地透露出
对于自然的“畏”。当前的工具理性社会，对于自然的剥
夺与功利性取用，导致了过多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刘庆和
的《二十四节气》，提到了自然问题，但是又并非倡导环
保主题，而是他自身对于自然的本能的感知与应和。细微
体悟四季轮回之际，他感觉到当下任何意义性的追求，人
对于自然的控制与掌握，可能会引发很多灾难性后果，刘
庆和想要表达他对“知天命”的人生领悟。

人生在世，必然面临着诸多既有的准则、先见、概
念、限制，必然“操心”着与自己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只
不过在某个时刻，刘庆和以“虚无”的状态，以水墨的方
式，以“畏”的心境，回避既有的公共的见解和看法，在
他的艺术创作的“畏”的心绪中，他此刻一无依傍，茫然
若失。但刘庆和之所以能够领悟凡尘与存在的种种意义，
不是因为他超脱出来俯瞰这些在世存在的人，正是因为刘
庆和身处于存在之中。任何历史、政治、概念言说，总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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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性存在的人的言说，刘庆和试图回到存在本身，探究
存在本身多样的面向。我们所谓的刘庆和水墨的“社会议
题”，其根源就在于他无法逃离在世存在。刘庆和在确证
其生活存在本身的丰富性，他总是探究与自我存在的相关
的那些感知，人生而存在于世，自然会面临和操心着这些
社会上的人和事，当某些事件、人物、环境、自然时令等
触及自我存在的心境时，刘庆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然
后以水墨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是有着他自己真实生活感
知的“主题”，他从不脱离自我的生活探究空洞的历史及
现实主题问题。

四、“存在”力量下的水墨形式变形
刘庆和选择以水墨的方式表现存在问题，也就注定了

他与水墨的游离性、晕染性、随机性联系在一起，他一直
在探寻水墨物质与他要表达的存在问题之间的关系，他一
直在磨合水墨形式与叙事、水墨物质与意义感知的关系，
直到他的苏州装置艺术展，他费尽心力的诸多技法营造之
后，开始了某种回归，刘庆和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对刘庆
和而言，“形式的变化往往是由题材的变化决定的”［1］。
这里的“题材”指向刘庆和对自我存在问题的思考，在当
下生存，生命的在场性的力量之下，他的水墨形式方面再
次发生一些变化。刘庆和水墨的“变形”，同时展开对艺
术与存在的双重揭示，他试图在凸显水墨艺术物质存在的
同时，揭示他对存在的理解。

刘庆和再次回归笔墨的叙事表达，线条框定形体的
属性。刘庆和的“白话”展，可能于水墨艺术的造型和技
巧发展无用，他的“文革”记忆于历史史料意义无用，于
揭示批评某段历史也无很大用处，“瞎白话”，不仅指代
刘庆和在“白话”展作品下标注阐释，也指他的水墨也
是“白话”方式。刘庆和的《白话》，对于存在性问题的
思考是首位的。他的“白话”作品刻画的就是他自己和家
人，他又回到了写生，线条大致勾勒出某个人物形体，能
够达到叙事的目的就够了，“做一个平实的演员，画家将
这平实演出的体验表达出来，就够了”［9］，所以这一次，
刘庆和更多的是用线，而不是仔细考虑墨色层次、造型、
结构等诸多问题，画面几乎就是人物，没有了背景，更谈
不上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线有着最为原始的标记的勾勒大
致物象的本能，刘庆和主要以“线条”来圈定物体，标识
界限，他突出了连环画中“线”的叙事能力，所有的笔触
与线条均具有明显的叙事与意义指向，与此同时，线有时
候像心电图一样，能够直接传达艺术家的细微感触，体现
出人内心朴素而真实的情感。笔墨与宣纸的结合，笔墨的
晕染与游离性，宣纸的浸染性，都能够很好地记录艺术家
感知觉的瞬间，所有的意义与存在性的思考，在水墨物质
留下印迹，表明主体在墨线运动中的在场。我们看到“白

话”展中的作品都是一些小尺幅的画，线条断断续续，人
物稚拙质朴，透露出漫无目的、随意、懒散的氛围，有些
作品犹如发黄的老照片。他不需要思考绘画主题，也不需
要思考笔墨技法、造型与构图，刘庆和只需要跟随记忆的
涌现，然后以墨线标出，叙述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刘庆和还是对墨的本色的回归。刘庆和的《离岸》
（图4）、《塔》等作品，只是采用单一的墨色，墨色暗
含着去除一切色彩之后，剩下的最为本源性的色彩——
灰，灰即“无”，是“空洞”，去除诸多意义性阐释的
“灰”，却有着某种存在真理的揭发，水墨画，也是用最
为基本的黑与灰揭示“道象”，因此，灰与黑，力求一种
回归本源的状态，蕴含着某种去蔽的力量。《离岸》少了
水墨的大量渲染，也没有以往的撞水、撞彩、浓淡干湿、
背景与人物结构关系的诸多考虑，他仅仅以墨、以线描的
方式去塑形，线在行进过程中的那种起伏变化，记录着刘
庆和当时的某种思绪。

刘庆和走出水墨与现实景观都市题材的割裂，在显示
水墨存在的同时，找到了表征自我真实存在的表达方式。
刘庆和集中于当下与现实存在，导致他所有的笔墨形式发
生某种变形。刘庆和开始回归线条圈定形体的功能本体，
回归墨色之本体，回归水墨之柔性、晕染性、模糊性特
质。水墨物质的游离性能够抓住作者的存在性因素细节，
他在艺术物质性与现实存在之间取得了统一。因此，刘庆
和的作品是对水墨物质本身存在的显现，也是对此在存在
问题的揭示，物质存在与人的存在问题获得了某种意义的
整一性。

五、现实存在的具象性表达与水墨的当代性重塑
都市水墨诞生之初面临着一些质疑，“油画可以画

的，水墨也可以”，在理论阐释上，我们始终看不清以水
墨描绘社会图景与现实生活的意义，诸多都市主题已经相
当完善和成熟，我们也在始终担心“水墨”表达现代生活
及图景的必要性。当代水墨领域中，采用具象与造型方式
面临着更大的矛盾与困境，因为艺术家需要找到水墨介入
现实图景的理由，找到水墨具象造型方式在当下语境中的
意义，而且又不能陷入既有的笔墨造型范式。水墨的当代
性，不是来自概念演绎以及既有造型传统的重复，而是来
自艺术家对当下自我的确证，正是在当下现实与存在的力
量之下，水墨造型及形式开始发生某种“变形”，在这里
蕴含着艺术的创造性与水墨的当代性之谜。

西方抽象艺术早已打破写实造型传统，谷文达也早
已打破艺术具象问题，将水墨视为当代观念表达的手段媒
介。刘庆和同时期的实验水墨，探究去除任何再现性因
素，去除任何传统笔墨程式之后的水墨物质性问题，虽然
抽象并非中国当代艺术主流，但终有着现代艺术媒介论以
及抽象论的理论支撑。此外，刘庆和还面临着数千年的笔
墨传统，以及近百年的笔墨造型传统，当刘庆和以水墨的
方式继续“写实”与造型时，他面临着更大的矛盾，他得
找到在当下以水墨再次写实造型的必要性。如若以水墨造
型描绘都市景观、现代人物、周遭生活，很容易陷入与油
画的同质化处境；如若采用水墨造型，近百年的水墨写实
造型也已积累了很多经验，水墨造型方面也难以创新。但
最后，刘庆和坚持了他最初的选择，逐渐找到了水墨介入
现实生活的方式。

水墨的游离性难以把握到造型的精准，但却意外地契合
刘庆和的个人性格特质，刘庆和始终在诸多层面之间游离，

图4  刘庆和  离岸  纸本水墨  210×500cm  2017年

未陷入一个确切的艺术领域，他总在逃离诸多既有的准则
和技术，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安分守己，过于激进的绘
画方式始终不是刘庆和所追求的，他不太喜欢过于强调
“营造”，所以在苏州的“浮现”装置展之后，他又回到
了他能自由驾驭的方式——水墨，因为他本能地觉察到水
墨更能契合他的表达。他回到了水墨，水墨的那种游离
性、随机性、柔性，反而契合刘庆和的个人性格，契合他
对人生的感悟的表达。

刘庆和最初描绘的都市人物及景观，有着一些西化
痕迹，但随后，笔墨形式意味逐渐凸显，水墨的晕染和游
离性，反而使得他画面中的人物与背景取得了气氛上的统
一，此后，刘庆和将他的都市人物置于高楼顶端栏杆边，
背后是高空、山水、浮云，通过水墨的晕染，画面意义的
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加，也打开了诸多意义阐释的可能
性，如环保、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现代人精神处境等等。
接着，刘庆和直接将人物推入水中，抑或岸边，人物裸体
抑或吊带，人物形象目光呆滞，年轻女性与那夜色中的水
联系起来，此时，都市水墨的主题性已经被大大地消解，
水墨的晕染与随机性，人物造型的不准确性与游离性，女
人、夜色、水的那种柔性化统一化的氛围感知出现了，刘
庆和以水墨的方式描绘水、女性、夜色，水墨晕染的随机
性，恰好契合他那段夹杂着过往记忆的片段感知。

刘庆和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他生活与存在的意义，但是
最终陷入了时间的糊涂账，存在的意义难以阐明。他逐渐意
识到，故意追求艺术技术的意义是错误的，追求人生的意义
可能也是错的，刘庆和对于人存在的意义愈发陷入某种不可
解，但正是这种不可解的模糊状态，这种空虚的“畏”的状
态，反而有着触及“存在”本己性的可能。水的晕染与流
动，墨色的单一与灰度，水墨的自身柔性力量，这些都在抗
拒着现实存在中的诸多话语与规则，他总是沉浸在对存在、
历史、时间、生活、自然的体悟中，然后不可自拔，最后
通过水墨的方式将这些感知暗示出来。游离、随机性、色彩
单一的水墨与刘庆和，逐渐生成出某个契合点。刘庆和回避
水墨传统与现代的抽象论争，以具体的作品回应着水墨的现
代性之谜，当他以“白话”的方式回归到他的最为本己的存
在，回望建构当下自我存在的那些过去时，当他试图触及他
的当下生活与存在问题本身时，水墨成为他最好的方式，水
墨贴合着他当下的生存状态。

六、结语
当代水墨探索水墨的当代形态，而这里的“当代”应

当是指向当下，指向人的生存本体和生命经验。西方当代
艺术、中国画传统、当下社会、所有的概念与阐释也均落
实在艺术家个体生存之中，由此发生某种一致性的艺术变
形。在水墨书写现实的过程中，当下现实与存在的力量，
逐渐消解既有概念的界限，消解既往二元对立话语模式。
刘庆和不断地领悟自我所操心的那些人和事，探究存在的
源始性整体结构问题，他的注意力发生某种转变，开始了
某种“现实主义”的内转，当然不是转向内心的无意识，
而是转向对此在存在的原始境遇的揭示。刘庆和集中于当
下与现实存在，导致他所有的笔墨形式发生某种变形，这
种“变形”既是对水墨物质本体存在的揭示，也是对此在
存在问题的揭示，他在艺术与“存在”议题之间取得了统
一，逐渐消解着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与现代艺术抽象、个
人主义的对立。刘庆和在探究水墨具象造型的在场性与当
代性，“这种‘出离’状态的前提却是‘返回’，可谓本

真、本位或说是原点”，［12］当代水墨中国经验的生成，既
往叙事话语的“出离”，某种程度上源自我们接近本真的
努力，源自艺术家对当下存在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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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性存在的人的言说，刘庆和试图回到存在本身，探究
存在本身多样的面向。我们所谓的刘庆和水墨的“社会议
题”，其根源就在于他无法逃离在世存在。刘庆和在确证
其生活存在本身的丰富性，他总是探究与自我存在的相关
的那些感知，人生而存在于世，自然会面临和操心着这些
社会上的人和事，当某些事件、人物、环境、自然时令等
触及自我存在的心境时，刘庆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然
后以水墨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是有着他自己真实生活感
知的“主题”，他从不脱离自我的生活探究空洞的历史及
现实主题问题。

四、“存在”力量下的水墨形式变形
刘庆和选择以水墨的方式表现存在问题，也就注定了

他与水墨的游离性、晕染性、随机性联系在一起，他一直
在探寻水墨物质与他要表达的存在问题之间的关系，他一
直在磨合水墨形式与叙事、水墨物质与意义感知的关系，
直到他的苏州装置艺术展，他费尽心力的诸多技法营造之
后，开始了某种回归，刘庆和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对刘庆
和而言，“形式的变化往往是由题材的变化决定的”［1］。
这里的“题材”指向刘庆和对自我存在问题的思考，在当
下生存，生命的在场性的力量之下，他的水墨形式方面再
次发生一些变化。刘庆和水墨的“变形”，同时展开对艺
术与存在的双重揭示，他试图在凸显水墨艺术物质存在的
同时，揭示他对存在的理解。

刘庆和再次回归笔墨的叙事表达，线条框定形体的
属性。刘庆和的“白话”展，可能于水墨艺术的造型和技
巧发展无用，他的“文革”记忆于历史史料意义无用，于
揭示批评某段历史也无很大用处，“瞎白话”，不仅指代
刘庆和在“白话”展作品下标注阐释，也指他的水墨也
是“白话”方式。刘庆和的《白话》，对于存在性问题的
思考是首位的。他的“白话”作品刻画的就是他自己和家
人，他又回到了写生，线条大致勾勒出某个人物形体，能
够达到叙事的目的就够了，“做一个平实的演员，画家将
这平实演出的体验表达出来，就够了”［9］，所以这一次，
刘庆和更多的是用线，而不是仔细考虑墨色层次、造型、
结构等诸多问题，画面几乎就是人物，没有了背景，更谈
不上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线有着最为原始的标记的勾勒大
致物象的本能，刘庆和主要以“线条”来圈定物体，标识
界限，他突出了连环画中“线”的叙事能力，所有的笔触
与线条均具有明显的叙事与意义指向，与此同时，线有时
候像心电图一样，能够直接传达艺术家的细微感触，体现
出人内心朴素而真实的情感。笔墨与宣纸的结合，笔墨的
晕染与游离性，宣纸的浸染性，都能够很好地记录艺术家
感知觉的瞬间，所有的意义与存在性的思考，在水墨物质
留下印迹，表明主体在墨线运动中的在场。我们看到“白

话”展中的作品都是一些小尺幅的画，线条断断续续，人
物稚拙质朴，透露出漫无目的、随意、懒散的氛围，有些
作品犹如发黄的老照片。他不需要思考绘画主题，也不需
要思考笔墨技法、造型与构图，刘庆和只需要跟随记忆的
涌现，然后以墨线标出，叙述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刘庆和还是对墨的本色的回归。刘庆和的《离岸》
（图4）、《塔》等作品，只是采用单一的墨色，墨色暗
含着去除一切色彩之后，剩下的最为本源性的色彩——
灰，灰即“无”，是“空洞”，去除诸多意义性阐释的
“灰”，却有着某种存在真理的揭发，水墨画，也是用最
为基本的黑与灰揭示“道象”，因此，灰与黑，力求一种
回归本源的状态，蕴含着某种去蔽的力量。《离岸》少了
水墨的大量渲染，也没有以往的撞水、撞彩、浓淡干湿、
背景与人物结构关系的诸多考虑，他仅仅以墨、以线描的
方式去塑形，线在行进过程中的那种起伏变化，记录着刘
庆和当时的某种思绪。

刘庆和走出水墨与现实景观都市题材的割裂，在显示
水墨存在的同时，找到了表征自我真实存在的表达方式。
刘庆和集中于当下与现实存在，导致他所有的笔墨形式发
生某种变形。刘庆和开始回归线条圈定形体的功能本体，
回归墨色之本体，回归水墨之柔性、晕染性、模糊性特
质。水墨物质的游离性能够抓住作者的存在性因素细节，
他在艺术物质性与现实存在之间取得了统一。因此，刘庆
和的作品是对水墨物质本身存在的显现，也是对此在存在
问题的揭示，物质存在与人的存在问题获得了某种意义的
整一性。

五、现实存在的具象性表达与水墨的当代性重塑
都市水墨诞生之初面临着一些质疑，“油画可以画

的，水墨也可以”，在理论阐释上，我们始终看不清以水
墨描绘社会图景与现实生活的意义，诸多都市主题已经相
当完善和成熟，我们也在始终担心“水墨”表达现代生活
及图景的必要性。当代水墨领域中，采用具象与造型方式
面临着更大的矛盾与困境，因为艺术家需要找到水墨介入
现实图景的理由，找到水墨具象造型方式在当下语境中的
意义，而且又不能陷入既有的笔墨造型范式。水墨的当代
性，不是来自概念演绎以及既有造型传统的重复，而是来
自艺术家对当下自我的确证，正是在当下现实与存在的力
量之下，水墨造型及形式开始发生某种“变形”，在这里
蕴含着艺术的创造性与水墨的当代性之谜。

西方抽象艺术早已打破写实造型传统，谷文达也早
已打破艺术具象问题，将水墨视为当代观念表达的手段媒
介。刘庆和同时期的实验水墨，探究去除任何再现性因
素，去除任何传统笔墨程式之后的水墨物质性问题，虽然
抽象并非中国当代艺术主流，但终有着现代艺术媒介论以
及抽象论的理论支撑。此外，刘庆和还面临着数千年的笔
墨传统，以及近百年的笔墨造型传统，当刘庆和以水墨的
方式继续“写实”与造型时，他面临着更大的矛盾，他得
找到在当下以水墨再次写实造型的必要性。如若以水墨造
型描绘都市景观、现代人物、周遭生活，很容易陷入与油
画的同质化处境；如若采用水墨造型，近百年的水墨写实
造型也已积累了很多经验，水墨造型方面也难以创新。但
最后，刘庆和坚持了他最初的选择，逐渐找到了水墨介入
现实生活的方式。

水墨的游离性难以把握到造型的精准，但却意外地契合
刘庆和的个人性格特质，刘庆和始终在诸多层面之间游离，

图4  刘庆和  离岸  纸本水墨  210×500cm  2017年

未陷入一个确切的艺术领域，他总在逃离诸多既有的准则
和技术，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安分守己，过于激进的绘
画方式始终不是刘庆和所追求的，他不太喜欢过于强调
“营造”，所以在苏州的“浮现”装置展之后，他又回到
了他能自由驾驭的方式——水墨，因为他本能地觉察到水
墨更能契合他的表达。他回到了水墨，水墨的那种游离
性、随机性、柔性，反而契合刘庆和的个人性格，契合他
对人生的感悟的表达。

刘庆和最初描绘的都市人物及景观，有着一些西化
痕迹，但随后，笔墨形式意味逐渐凸显，水墨的晕染和游
离性，反而使得他画面中的人物与背景取得了气氛上的统
一，此后，刘庆和将他的都市人物置于高楼顶端栏杆边，
背后是高空、山水、浮云，通过水墨的晕染，画面意义的
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加，也打开了诸多意义阐释的可能
性，如环保、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现代人精神处境等等。
接着，刘庆和直接将人物推入水中，抑或岸边，人物裸体
抑或吊带，人物形象目光呆滞，年轻女性与那夜色中的水
联系起来，此时，都市水墨的主题性已经被大大地消解，
水墨的晕染与随机性，人物造型的不准确性与游离性，女
人、夜色、水的那种柔性化统一化的氛围感知出现了，刘
庆和以水墨的方式描绘水、女性、夜色，水墨晕染的随机
性，恰好契合他那段夹杂着过往记忆的片段感知。

刘庆和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他生活与存在的意义，但是
最终陷入了时间的糊涂账，存在的意义难以阐明。他逐渐意
识到，故意追求艺术技术的意义是错误的，追求人生的意义
可能也是错的，刘庆和对于人存在的意义愈发陷入某种不可
解，但正是这种不可解的模糊状态，这种空虚的“畏”的状
态，反而有着触及“存在”本己性的可能。水的晕染与流
动，墨色的单一与灰度，水墨的自身柔性力量，这些都在抗
拒着现实存在中的诸多话语与规则，他总是沉浸在对存在、
历史、时间、生活、自然的体悟中，然后不可自拔，最后
通过水墨的方式将这些感知暗示出来。游离、随机性、色彩
单一的水墨与刘庆和，逐渐生成出某个契合点。刘庆和回避
水墨传统与现代的抽象论争，以具体的作品回应着水墨的现
代性之谜，当他以“白话”的方式回归到他的最为本己的存
在，回望建构当下自我存在的那些过去时，当他试图触及他
的当下生活与存在问题本身时，水墨成为他最好的方式，水
墨贴合着他当下的生存状态。

六、结语
当代水墨探索水墨的当代形态，而这里的“当代”应

当是指向当下，指向人的生存本体和生命经验。西方当代
艺术、中国画传统、当下社会、所有的概念与阐释也均落
实在艺术家个体生存之中，由此发生某种一致性的艺术变
形。在水墨书写现实的过程中，当下现实与存在的力量，
逐渐消解既有概念的界限，消解既往二元对立话语模式。
刘庆和不断地领悟自我所操心的那些人和事，探究存在的
源始性整体结构问题，他的注意力发生某种转变，开始了
某种“现实主义”的内转，当然不是转向内心的无意识，
而是转向对此在存在的原始境遇的揭示。刘庆和集中于当
下与现实存在，导致他所有的笔墨形式发生某种变形，这
种“变形”既是对水墨物质本体存在的揭示，也是对此在
存在问题的揭示，他在艺术与“存在”议题之间取得了统
一，逐渐消解着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与现代艺术抽象、个
人主义的对立。刘庆和在探究水墨具象造型的在场性与当
代性，“这种‘出离’状态的前提却是‘返回’，可谓本

真、本位或说是原点”，［12］当代水墨中国经验的生成，既
往叙事话语的“出离”，某种程度上源自我们接近本真的
努力，源自艺术家对当下存在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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